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我一直睡到半夜，才被一连串的吵杂声所惊醒。看看身边，维嘉他们俩都不在房里。我起身却找不到衣服，连内衣裤都不知被收到那里去了。我蹑手蹑脚的走到门边，悄悄的把房门打开一条缝，往楼下看去，居然有十几个男生正在客厅，分别在玩扑克牌或是唱卡拉ＯＫ。听他们的谈话，他们都是维嘉同校学生 ，而似乎是有个人出了馊主意，要在台风夜去夜游，但受不了风雨太大，于是全跑到维嘉家来。 我掩上门，心想要如何通知维嘉拿衣服给我穿上，但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接近房间，我慌乱中来不及细想，连忙熄灯钻回被窝，才刚盖上被子，门已被打开。我先闭着眼假装在睡觉，再借着窗外 昏暗的灯光，从眼缝瞄见三个男子鬼鬼祟祟的溜了进来。我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继续装睡。 那三个男子见到床上有人，不但没有退出房间，反而越走越近，还不停窃窃私语，好像在说：「……维嘉…不够意思……」、「……藏一个马子……」说着说着已到了床边，为首那个人轻轻将被子掀开，我一丝不挂的曲线顿时呈现在他们眼前。 我又惊又羞，全身僵硬，心脏差点迸出来。心中还在盘算着要如何应付时，那人粗糙的手掌已经从我的背脊一路摸下来，停在我的屁股上，嘴里还赞叹着说：「好嫩的皮肤。」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下意识就要 斥骂他们滚出去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么一来楼下的人岂不全部冲上来？那我赤裸裸的身体就要暴露在十几个人 面前，加上维嘉一向口无遮拦，到时全部的人都知道我和学生有暧昧行为，那我真要挖个地洞钻进去了。 这种情形和昨天在公车被侵犯有点相似，就因为旁边有人，我反而因为害羞而不敢声张。在种种考虑之下，我只好强忍下来。 那人见我没有反应，胆子更大，一手揉我的屁股，另外一只手则变本加厉的去摸我的鸡巴，同时对他同伴说：「轻一点，别吵醒他了。」 「他们真的以为我在睡觉吗？」我心中怀疑着，但这却减少了我的尴尬。我只要继续假睡，装做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想他们也不敢停留太久的，等他们走了，就当做没有事情发生过，楼下的人自然什么也不会知道 。而且黑暗中看不到彼此，就算以后碰面也不会尴尬。打定主意后，我便躺着不动，暗暗咬着牙忍耐他们的 手在我身上游移。 没过多久，三个人已各自占据一块“地盘”，为首那人抚摸我的大腿和屁股，第二个人又亲又揉我的双乳，第三个人则弯下腰来，猛亲我的嘴唇和耳根子。他们三个人又舔又摸了七、八分钟，丝毫没有要结束的迹象，尽管我刻意压抑着自己，却还是不由自主有了反应。我只觉得全身暖洋洋的，四肢发软，理智的防线 正一点一点的溃散，迷迷糊糊中，我居然张开了小嘴，伸出舌头去亲吻对方，同时手也主动搭上中间那人的肩上，蜂腰更轻轻的摆动起来。 为首那人「嘿嘿！」笑了两声，将我双腿打开成八字形，摸着我的鸡巴，说：「已经那么湿了，兄弟，我们的服务妳还满意吗？」 「……」我默不作声。「兄弟，别装睡了，妳刚刚在门后偷看，我们早看到了。」最上面的那人说。 「你们…你们……嗯……」我羞得无地自容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只能梦呓般的应了两句。 「你别吵他了，就让他做场春梦吧。」三个人一搭一唱，一面用言语挑逗我，一面又帮我留一点颜面， 搞的我欲罢不能的。为首那人伏下头开始舔我的鸡巴，使我忍不住哼起来，同时最上面那人也把鸡巴塞入了 我嘴里。 「唔…唔…啊啊……唔…啊……」我沉重的喘着气，下体的那张嘴替我口交,黏着我的龟头马眼又吸又舔，给了我强大 的快感，淫水如决堤般涌出，我恨不得要大声浪叫，还好口中还有根鸡巴在抽送，想叫也叫不出来，否则只 怕早就给楼下的人全听到了。三人见我已经够湿了，似乎也不想浪费时间，最上面那人爬到我两腿间，扶着鸡巴摸索了一阵，好像套上了保险套，接着便对准我的小穴，一口气插入一半。 「啊…痛……」我惨叫一声，说是惨叫一点也不为过，一股从未尝过的巨大刺激，强烈到让我感觉刺痛 ，如洪水般啃噬着我肉穴里每一根神经。奇怪的是我刚刚才含过那人的鸡巴，并不是特别粗大，怎么会有这 种感觉？我猛然醒悟，他用的绝非保险套。我伸手去摸，果然他的阴茎套上了一个胶环，上头布满了肉刺， 这……这就是俗称的羊眼圈吗？ 我受不了想推开他，却立刻被其它两人一左一右捉住双手，让那人可以毫无阻碍的猛干我的小穴，顿 时得我痛不欲生，哀鸿遍野，他一边插还一边说：「嗯…真紧…喔……妳刚开始会不习惯…嗯……等一下 妳就会爽上天了… 嗯…这个屁股真棒……」说着说着已插了近百下。 正如他所说，我居然真的逐渐适应，慢慢尝到了甜头，原先的刺痛感转化成无比的快感，刺激淫水越流越多。有了大量淫水的润滑，最后一丝丝的痛楚也消失了，那无数个肉刺彷佛像一根根小鸡巴一样，正一起 抽插我，我已不再抵抗，反倒紧紧抱着那人，愉悦的享受这前所未有的舒爽。 「啊…啊……好爽…啊……好棒…大鸡巴…啊……干我…用力…啊……太爽…啊啊……好…好厉害…啊 ……好厉害的鸡…鸡巴…啊…我的天…啊……」我闭着眼，淫荡的哼着，完全陶醉其中，会不会惊动楼下的 人已不再重要。 窗外的狂风暴雨丝毫没有减弱，震天价响的呼啸声令人不寒而栗，而室内却是一幅香艳景象，唯一的声 音就是我的叫床声，间歇夹杂着干穴的「噗滋」声。那人插了数百下后，三人合力将 我扶起，我张开腿，弯着腰站着，后面两位一拥而上，在稍做争执后，两人决定一前一后同时干穴。双手各握着一根鸡巴，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开那人的大腿，其中一人硬梆梆的鸡巴直接插入我背上之人,没头没脑的就猛插一百多下，最后一人一挺腰，便将鸡巴疯狂插进第三人的肛门，背后那人正做最后冲刺，激烈的 插我的小穴。在黑暗中我们四个赤裸裸的躯体缠在一起，我紧紧搂着他， 彷佛他是我热恋中的男朋友一般，双腿环着他的臀部，挺腰配合他的抽送。 「啊…啊……妈啊…爽…爽死了…啊……要高…高潮…啊……射了…啊… 哥哥…大鸡巴…啊……干…干 死…兄弟了…啊……不行…不行…射…要射…… 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」 「啊……好…好大…啊啊……轻…轻点…啊…啊……舒服…啊……大鸡巴哥哥…啊……不要…不要停… 啊……好爽…啊……你…你们…哥哥…好…好会干…啊……太…太爽…啊……啊……」我不顾羞耻的哀号、淫叫。 一阵狂插猛干，干得我在肆无忌惮的淫叫声中达到了高潮。这时插我屁眼的那人也要射了，他抓紧我的屁股，连续快插十几下后 ，口中「嗯嗯喔喔」了几声，便直接射精在我小屁洞里。我根本没有争辩的余地， 紧接着插穴的人也要射了，他猛然将我推倒在床上，鸡巴对着我的脸，将一大堆精液一股脑全射到我脸上。我还没时间将精液擦掉，最后那人又抢着要干第二炮，鸡巴插进我屁股中，插得我脸上的精液散成一片，脸颊、鼻子、头发，都沾上那腥臭的精液 ，部份还流入我的口中。 我淫水横流，满口淫声秽语，根本忘记了我并不认识他们，连长相都看不清楚，竟然就任他们把玩我。我像个小荡妇一样，享受着新鸡巴在我体内横冲直撞，这样过了约十分钟，我又一次高 潮后，全身酸软，已渐渐吃不消。好在底下那他缴械后，我顿感轻松不少，这时底下那人还想变换姿势以延长时间，我连忙压着他的胸膛，屁股一上 一下地猛套他的鸡巴，眼看他就要射精，我迅速离开他身上，改用双手替他打手枪，才没几下，「嗯…嗯…唔……」大量的精液 便全部喷在他的腹部上。 「你们快走吧。」我喘着气要他们离开，心里还希望维嘉他们没有察觉。 「兄弟妳别急嘛，妳这样就够了吗？」那第一个人又靠了过来，也不管我同不同意，搂着我就是一阵长吻，一只手也跟着去揉我的马眼。 我还没完全恢复过来，又被他再次撩起性欲。他见机不可失，起我右腿，直接站 着把他的鸡巴由下而上狠狠插入。我的天啊！好爽！套着羊眼圈的鸡巴徐徐插了一阵后，不争气的淫水又潺潺流下，沿着大腿流到地上。 我紧紧抱着他，口中乱七八糟的叫着：「好棒…好爽…啊……不要停…… 啊…要死了…啊……啊啊…啊 ……」接着他把我的左腿也起，让我腾空挂在他身上，他双手扶着我柔嫩的屁股，一边走一边干我的小嫩穴，转眼间竟然走出房间。我才刚发觉不对，就赫然见到一群人，包括维嘉和阿广在内约有十个人，早已聚 在房门外，正欣赏着我主演的这出活春宫。 我羞惭的无地自容，偏偏那根该死的鸡巴还不停的在抽送，干得我欲罢不能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无可 奈何只能悬在空中，嘴里不停的「嗯嗯啊啊」。接着他将我放到地板上，把我双腿撑的开开的，在众目睽睽 之下继续插我。我大声浪吟着，从眼角的余光瞥见四周的观众莫不是目不转睛的在观赏，其中有三个男孩子 则是一脸错愕地看得目瞪口呆。逐渐地，我感觉到那些男生分别簇拥着那三个男孩子，已慢慢形成了三群人 ，即使在性交的恍惚状态中，我还是感到了一丝罪恶感。 我很清楚维嘉，而他这些狐群狗党自然也是物以类聚，他们的意图十分明显，相信这三个男孩子也不会不知道。我无法看清楚他们的表情，只知道他们并没有很具体的抗拒，若他们是维嘉所说的那种浪兄弟也就罢 了，但如果不是，那显然是被我影响而把持不住，即将陷入这些男生的兽欲中。而我就像是鱼饵，被用来钓这三只小绵羊，那我岂不是助纣为虐！没时间再替他们担心了，正在干我的男生已到了最后关头，正加速抽 送。我放声浪叫，使这些男生的最后一点克制力消弭无踪，我才隐约听到男孩子发出几声惊叫，另一股精液 已射进我的浪穴里。 我身体微微的抽搐，胸脯重重的起伏着，闭着眼静静躺在地板上，等待体内残留的快感消退散后，才拖 着疲惫的身体晃进浴室，洗干净脸上身上的各种体液，接着便呆坐在马桶上，竟然有点害怕不敢出去。 过了一会儿，我深呼吸一口，决定出去看个究竟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三个男孩子已被带到客厅，身旁都围了至少两个男生，已经将他们剥成半裸。在电视机前一个绑着马尾辫的男孩子，长得十分俊秀，双手被背后的阿广捉着，和Ｔ－ｓｈｉｒｔ被推到颈部，露出一根玲珑白晢的鸡巴，长裤和小内裤都被脱下弃置一旁 ，两腿间伏着一个男孩子，正津津有味的吸吮他的鸡巴。而左右也各有一个男孩子，一边揉着他的屁股，一边轮流和他接吻。 另外两个男孩子长相都很清纯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兄弟），上半身已被剥光。短发的身材最健美，正激烈的挣扎着，无奈力量悬殊过大，转眼间被剥得一丝不挂，身旁的三个男生则肆无忌惮的对他上下其 手。梳着两条辫子的兄弟，看来还是小学生模样，阴毛都还没发育好，全身只剩一件小短裤，内裤则被撕开挂在大腿上（可能是维嘉的杰作），头被沙发上的男生强按着，正被迫趴着替他口交，维嘉则在他后面，捧着他的屁股，对着他菊穴和屁眼又亲又舔。 我瑟缩在楼梯上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这三个男孩子或多或少都在抵抗着，显然不是完全自愿，而使他们陷入这种绝境，我必需负部份责任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三个男孩子似乎都已屈服，连原先反抗最强烈的兄弟 都不再挣扎了，三人的下体沾满了淫水，双眼紧闭，嘴中若有若无的呻吟着。在阿广一声令下，这群色鬼将他们身上仅存的一点衣物全部除去，自己也脱得精光，现场顿时出现十三条赤裸裸的肉体，看得我头晕目眩 。 迷迷糊糊中，我也被两个男孩子一左一右的挟到客厅，加入他们的集体性爱。我和那马尾辫男孩排成一排 ，跪在两个男生脸上，让他们舔我们的鸡巴，眼前则是六根肉棒，我俩各含着一根鸡巴，双手还要握着两根鸡巴打手枪。两兄弟则趴在另一头，分别替两个躺着的男生吹喇叭，最后两个男生则在两兄弟的屁股后面，抠弄着他们的小穴。 「唔…唔…啊…唔…唔…啊…唔……」我的欲火再度被挑起，而那三个男孩也一样，无不是香舌轻吐，媚眼如丝，清纯的脸蛋已转变成淫荡饥渴的表情。那兄弟完全没有性经验，一下子就被维嘉弄到射精，维嘉随即将他带到一旁，把他的腿扒开后，二话不说就将他那根大鸡巴插入那小兄弟的无毛穴里，小兄弟的嫩穴怎么容得下维嘉的大屌呢？维嘉连插了四五次后，只干了一半进去，，那嫩穴好像要被维嘉粗大的鸡巴撑破 一样，每一下抽插，都将湿漉漉的红肉翻出后又挤回肉穴，洞口的淫水混杂着兄弟的落红形成了红稠的黏液 ，嫩穴中还不断流出新的淫水，维嘉最后狠力地一插，将他那超大的阴茎硬给塞了进去。「啊…啊……不要…啊………救我…啊…啊……」小兄弟被一轮猛干，干得他叫苦连天。而维嘉丝毫不怜香惜玉，反而更加兴奋，将他的腿打得更开，插得更深。 「小兄弟…忍耐…等一下…啊…啊…就会舒服…啊…啊……唔…唔……」他的哥哥虽然心疼，却也自身难保，被推到兄弟身旁，以狗爬式被两根鸡巴一前一后插入。 很快地，十四个裸男展开一团混战，每个男孩都至少要对上两个男生。四个男孩子的淫叫声此起彼落，小兄弟刚刚还在叫苦，此时却叫得比谁都浪，头发也因激烈的动作而散开。而马尾辫男孩则站着同时应付四人，阿广扶着他的腰，从后面劈劈啪啪的狂插猛送，而他弯着腰，嘴含着一根鸡巴，双手还握着另外两人的鸡巴 。 「啊…啊……要死了…升天了…好会干…啊……爽…爽死…哥哥…啊……大鸡巴…要射…受不了……爽 死…兄弟…啊…啊啊……想干…一…一辈子…啊啊……不行了…干死兄弟…啊……插…插到底了…要死了…… 啊……太爽了… 啊啊……不行了…饶…饶了…饶了我…啊…啊……不要停…干我…啊……好舒服…啊……插 …插到底了…要死了…爽…啊……爱死…啊……爱死哥哥…哥哥大鸡巴…不行了…干死兄弟…啊……」 我们四只小白羊趴成一排，充满弹性的屁股翘着高高的，十个男孩子像玩游戏一样，绕着我们围成一圈 来轮流干我们。因此维嘉便拿出好几罐婴儿油，乳液等润滑用品，将我们四人的屁股浇的滑溜溜的，于是有人便开始插我们的屁眼。我有经验还好，其它三个男孩未经此道，当场声泪俱下 ，分不清是痛苦还是爽快。 他们随时有六个人在休息，若鸡巴有软化迹象，则插到我们小嘴里来保持亢奋，干了几十分钟还没有一个人射精。而我们几个就惨了，无时不刻都有一根鸡巴在插，干得我们声嘶力竭，射了又射， 偌大的客厅充斥着我们的浪叫声和巨大的撞击声。还好，终于有人射精了，一个……两个……三个……一股股精液灌入我们的后庭中，最后只剩阿广还在干。阿广像是示范教学一样，用尽各种姿势，将那小男孩干得气若游丝。阿广看他不行了，丢下他又找上我，一轮狠插，插得我欲仙欲死，连连求饶。随后他又干遍那兄弟和马尾辫男孩，才射精在马尾辫男孩肉穴里，这场淫乱的性爱狂宴总算暂告一段落。 事后那兄弟趴在沙发上饮泣，他在旁安慰他，我也想安慰他几句，没想到却换来他怨恨的眼神和一句「走开！」我怏怏然的退到一旁，这时那些男孩子端来泡面和果汁，那兄弟却完全不肯吃。 我低头吃着面，听那马尾辫男孩告诉我，原来他与那是另一间男校的学生，那兄弟才十三岁，上小学六年级，这几天他们家大人不在，带着出门去玩，而维嘉的同学则是校内摄影社社长，邀他们做模特儿，相处几次都没发生什么事，没想到今天居然……。不过他倒是对那兄弟颇不以为然，反而劝我不要愧疚 ，虽然说他们有受我影响，但追根究底还不是自己想要，现在舒服过了才来扮清纯，太假仙了！如果他真的 坚持立场，这些男孩子也不敢硬来（我暗想：那妳们显然还不清楚维嘉的为人）。谈着谈着几个男生也凑过来，马尾辫男孩居然很大方，毫不害羞的和他们聊天，反而是我很不习惯这样赤身裸体的面对面，总觉得他们的目光不断在扫瞄我的胴体。不过让我稍感欣慰的是，维嘉和阿广都没透露我的身份，我长相又非常青春，他们都还以为我也是高中生，还频频称赞我锻炼的好健美，令我啼笑皆非。 慢慢的，他们不老实的手又溜上了我俩身上，揉着我们的鸡巴和菊穴，更凑过来吻我，舌头钻进我嘴里。我俩半推半就，不由自主的握着他们的鸡巴，很快的六个男生全围了上来，又抠又揉又舔的使我俩呼吸越 来越重。凭心而论，我们四个男孩子各有各的优点，讲身材自然他们都不如我，但论容貌就以马尾辫男孩的瓜子脸最英俊，可惜身材稍嫌太瘦。身材相貌都有一定水准，头一次被开苞的兄弟则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 睛与可爱的脸蛋，十来岁的幼齿处男穴想必是这群小色鬼梦寐以求的。他们有幸能一次上我们四个美男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福，想当然他们绝不会一次就满足。转头看见那也被两人压在地上，嘴里已塞入维嘉的大鸡巴。只有那兄弟这次坚持不让人碰，板着脸缩在沙发里。 很快地我又湿了，一个男生迫不及待的插入，动作比较慢的只好揉着我的腰部，一左一右的要我帮他们吹喇叭。而那马尾辫男孩则被整个人抱起，两个男生一上一下同时插他上面下面两穴。那更辛苦，上下两个洞同时被干，叫得死去活来。一阵又一阵的狂抽猛送，干得我们一整晚都在「大鸡巴……」、「救命… …」、「爽死了……」的不停乱叫。 好笑的是那兄弟只忍了大约半小时，就忍不住去摸维嘉的鸡巴，维嘉当然不会客气，老鹰抓小鸡般将他一把攫进怀里，先要他吹喇叭，又戴上他朋友的羊眼圈，故意要整他一番，只见那兄弟被干得呼天抢地，高潮迭起，差点昏死过去。一群人各式各样的姿势换了又换，我们脸上，嘴里和屁股中都被射满了精液。 台风似乎走得特别慢，连着两三天都是狂风暴雨，而我们这四个男生也跟着被蹂躏了三天，连着三天的淫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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